传统中医学与古代哲学的关系及思考

金 鑫
摘要：中医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医学包含和体现了哲理，哲理指导中医学。它们同源，分属两个体系，但又血肉相连，不可分割。在科学发展多元的当代，中医学要实现自身的发展，我们必须既要十分珍惜中医学的特点，又要善于发扬光大；必须既要善于取现代医学之长，又要与之和谐共进；必须既要厘清自身“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又要努力使传统中医学升华为现代的知识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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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和中国古代哲学都植根于中国社会这一土壤里，既从中获得赖于生长的各种条件，又受其制约。它们每前进一步，无不与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更确切地说，中医学和中国古代哲学是一种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它们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的，是中国古代文化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葩：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理性积淀和内在体现，代表了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最高水平；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体的生理、病理这一特殊领域的规律，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具体材料；中国古代哲学是研究世界的一般规律，为中医学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并直接成为中医思辨的理论基础和治则。因此，中医学包含和体现了哲理，哲理指导了中医学。它们同源，分属两个体系，但又血肉相连、不可分割。

一、传统中医学与古代哲学不可分割
    从中国古代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和对中医的影响来考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从《周易》、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几乎历代重要的哲学流派、哲人及其著作均对中医学有过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可以说，两者不可分割。从涉及哲学根本问题和有关的理论分析比较而知，一些本为哲学范畴的学说，却为医家直接汲取、运用和发展，从而成为哲学、医学共有的部分。本文只是选取以下几个最为主要的问题。

一、阴阳说
阴阳概念，是古人对于大量的客观矛盾现象进行长期观察和概括，最早使用具有哲学意义阴阳概念的是西周末年的伯阳父，春秋战国时期，阴阳说日趋成熟。作为一种哲学理论，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观。先哲们把阴、阳视为万物之本，一切运动变化之源，阴阳对立统一，互相渗透与转化，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互根，阴阳消长。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把阴阳视为构成万物的两种物质成分或两个方面。《管子·四时篇》说:“是故阴阳者，大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易传·系辞上》进一步提出:“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而程颐在论及道家本原时有:“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把阴阳看作是宇宙的根本规律。阴阳学说渗透到医学领域，与医学的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就形成了中医学独特的阴阳学说，它不但用以解释与人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变化，更重要的是用以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并指导临床诊断与治疗。在中医学方面，用阴阳解释生理、病理、代谢功能、病因、病势等，如《素问》云:“天言人之为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脏腑中阴阳，则脏为阴，腑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中医认为偏阴偏阳谓之疾，阳衰则寒症，阳盛阴衰则热症，平秘阴阳乃中医重要治则之一。《内经》指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
并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机体内部的阴阳矛盾，生命机体从自然界“形气相感而化生”出来，并与自然界不断地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形成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从而保持其动态平衡和机体的相对稳定。《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阳化气，阴成形。”阳化气的过程，即机体中的形质化为无形的气，类似异化作用；阴成形的过程，即把外界的物质合成自身的物质，类似同化作用。中医学抓住了生命中阴阳化气和成形的对立统一，认为机体在正常状态下，通过主动的调节，使其保持阴阳相对平衡，谓之“阴平阳秘”，体现了阴阳的统一性。
二、五行说

五行可追溯到《尚书》之《甘誓》、《洪范篇》两篇。《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西周以后，“五行”说被人们广泛接受。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军事家及自然科学家都把它作为说理工具，并不断赋予新的意义。五行学说作为一种哲学理论，所要揭示和证明的是宇宙万物都是有一定的结构和结构模式。中国先哲在观察大自然的万物中，归纳出其中最重要的五种物质 (金木水火土)，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最起码、最必须、最直接、最不须臾离开的物质条件，《尚书大传》说：“水火者，百姓之求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五行即五材也。”自秦汉起，盛行于宋明把“五行”看为五气，汉末刘熙在《释名》中说：“五行者，五气也，于其方各施行也。”五行之间关系是相生相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的生克是有条件的。《墨经》云：“五行毋常胜。”中医学就以五行学说作为基本理论，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在五行中、相应于木、火、土、金、水，在五时中相应于春、夏、长夏、秋、冬。由于五行存在着相生关系，中医气功学在修炼五脏时要求的顺序是肝、心、脾、肺、肾，不能随便颠倒顺序。而且保养的重点顺序是春天在肝，夏天在心，秋天在肺，冬天在肾。由于四季变化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人的活动规律也应与之相符。五行中存在相克关系，五脏也存在着相应的相互关系。如肝病，则认为肝病可能传之于脾，因为肝克脾，于是在治疗上注意先实其脾气，以防疾病传变，扶土抑木之法调理。如肾虚不能滋养肝阴，称之为水不涵木，用滋水涵木之法治疗。

三、元气说

中国古代哲人认为，气为世界本原，整个世界和宇宙是由气所组成。辽阔浩翰的宇宙，充满了具有生化能力的元气，这就是世界的开端，有形的万物借助元气的生化而合成。五行的循环，六元之气敷布宇空，统摄着万物的新陈代谢。正因为如此，一切事物才生生不息，彰明昭著。中医学汲取了这一思想，在《黄帝内经》中就明确而坚定地认为气为世界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元素，“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古代医家认为气可以分成阴气和阳气两大类，客观世界的天、地、万物就是有阴阳两气构成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积阳为天，积阴为地，”《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地合气，别为九野，分为四时，月有大小，日有长短，万物并至，不可胜量。”指出无论月之大小，天之长短，万事万物都不外乎天地阴阳二气交合而成，“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
并认为气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气运动的基本形式为升降出入，气运动的根源在于内部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素问·六微旨大论》又谓:“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大小，期有远近。四者之有，而贵需守，反常则灾害至矣。”因此，可以说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是产生气运动的源泉，是推动一切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同时，还认为气和形相互转化，“阳动而散，故化气；阴静而凝，故成形。”它聚而成形，散而为气，有气与形、聚与散的转化。
四、天人合一说

“究天人之际”乃古人思考的重点，在《孟子·尽心》中已含有“天人合一” 思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尽其性则知天矣。”而最早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是北宋哲人张载，他在《正蒙·乾称篇》中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遗人。”即人能凭借智慧、聪明认识客观规律，而认识客观规律使人聪明，因而“诚”、“明”相须相成，“天人合一”。至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批判总结了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分与合、异与同的辩证关系，达到了古代思想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度。他说“圣学所以天人合一，而非异端之所也。”“惟其本一，故能合；惟其异，故必相须以成而有合。”因此，“天人合一”作为哲学理论，主要在于揭示人与自然统一。

中医学汲取天人合一说，把人体放到自然界中去研究，认为人与自然界不仅同源同理，而且其形象、内涵、变化相互对应，息息相关，因此整个自然界为“大”，人为“小”，“小”是“大”的浓缩，“大”是“小”的展开。《内经》有：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杞，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大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又《素问·脉要精微论》说:“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四时之变，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这种脉象的沉浮变化，就是机体受四时气候影响后，气血方面所引起的适应性调节的反映。而人体之所以患病，具体原因数不胜数，北宋的陈言就提出了“三因”说，但从“天人合一”的观点看，都可归结为天人关系失常，因此，防治疾病必须法天则地。《灵枢·师传》说：“夫惟顺天而已矣。”若“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当然，人并非是一个被动之物，正如张景岳说：“天之所毓（育），惟人最灵。故造化者天地之道”，“欲补天功，医其最能”。另外，许多疾病的发生都与地理环境有关。《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南方者，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月付，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因此，中医在治疗疾病时，提出了因时因地的重要治疗原则。

总之，“天人合一”说，既是古代医家的世界观，即视天、地、人为一体，统一于一气，具有共同的规律；又是方法论，即把人体的生理、病理置于世界万物的总体联系中加以考察和认识，提供了认识世界的总原则——整体观。

二、几点思考

    传统中医学与古代哲学血肉相连的关系，决定了中医学的特征特点，也决定了中医学的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因此，在传统中医学发展和走向复兴的今天，笔者作以下三方面的思考：

1、中医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在今天，我们既要十分珍惜，又要善于发扬光大。由于传统中医学与传统哲学，它们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互相沟通、互相交织，所以古代哲学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思想渗透和融化到中医理论体系之中，成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在整体上，中医学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人的健康和疾病；在诊断疾病时注重医患的直接接触；在治病和用药上注重辩证施治、整体调节；在治病之药的来源上为自然药物，大多是生物药材，靠采集和耕种获得。在整个过程中，又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把人体当作一个黑箱来研究……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医学自身的特色特点。一百多年来，随着西方医学逐步昌明于世界，埃及、印度、阿拉伯等国的传统医学都相继衰落，惟独中医学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上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不仅东方国家如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地区人民喜爱中医，而且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中医也正在逐步进入欧美世界。中医学具有如此魅力，就是因为一方面中医学能够从整体上考虑辨证治疗疾病，避免西方的那种“头疼治头，脚疼医脚”的现象；又服用的是自然药物，可避免因化学药物所带来的毒副作用；另一方面我们时代的科学思想正在从近代的机械论转向现代的有机论和系统论，这种认识模式的变化，使中医学中所蕴涵的东方智慧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光彩引起了世界的普遍重视。正如李约瑟说：“中国文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大声疾呼地说：“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双臂欢迎它。”因此，我们绝不可对传统中医药妄自菲薄，而是要倾心打造，发扬光大。

2、中医学要实现自身的发展，必须善于取现代医学之长，并达到与之和谐共进。在科学发展多元的当代，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应当是和谐共进的关系。与现代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哲学显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传统中医学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它自身的不足和弱点。因此，中医学需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科学的辨证理论思维。正如林德宏所阐述的那样：“人是一个矛盾体。人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人是一个有机活体，又具有一定的机器特征。人与环境有密切的联系，人又有他自身的运动规律。人体的运动是复杂的生命运动，又包含大量的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对人的健康与疾病我们可以作出生物学、社会学的解释，也可以作出物理学、化学的解释。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的各种器官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人体是黑箱，又是白箱。……人体结构具有稳定性、又具有变易性。诊断疾病时既要对病人进行直观，又要借助各种工具。”因此，中医学和西医学这两种医学应当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真正达到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和谐共进。
3、中医学人要推动中医学的发展，必须既要厘清自身“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又要努力使传统中医学升华为现代的知识和智慧。

一是传统中医学是古代知识和智慧的结晶。中医学作为一门具体的研究人的科学，包含着丰富的知识。而由于中国古代哲学渗透和融化到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中形成不可分割关系的缘由，传统中医学又闪烁着东方智慧的光辉，反映并体现着中华民族理性思维的水平和特点。因此，传统中医学实质是古代知识和智慧的结晶。

二是知识和智慧密切相关，但并不同一。在医学领域里所谓智慧的问题，主要是指既认识世界，又认识人自身。也就是基于知识理论而认识天道和人道的根本原理。知识和智慧两者密切联系，但不非是一回事。因为，由知识到智慧还有一个过程，即需要打通和转化。那么，传统中医学又是如何实现把知识转化为智慧的呢？其归根结底是长期的医疗临床实践。传统中医学正是有着智慧这一更高层面的东西，且这种智慧现在又极富生命力，因此，即使在科学技术发展飞快的今天，中医学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三是在推进中医学发展过程中注意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十分重要。回顾几十年来推进中医自身现代化的过程，尽管熟知应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才能更好地继承的原则和要求，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常常遇到一些难点，引发争论。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知识和智慧的关系认识并不透彻。知识可以通过学习掌握，而智慧仅仅通过学习是无法很好掌握的，它除了需要认真学习外，还必须要善于“悟”。因此，现代知识要代替古代知识这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但现代知识要代替古代东方智慧就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这种古代东方智慧又是能打破西方传统“机械论”思维局限的思想、反映着当代新浪潮的走向，要想代替它就更不容易了。回顾过去，有的想用现代知识直接代替古代的智慧，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虽然，有的也有所成绩，但终究又变得无法继续深入，因此，有的发出所谓的“中西医结合，结而不合”的感叹；有的用知识这一层面的眼光来审视和探讨传统中医学智慧的内容，结果也难于深入。可以看到在探讨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些争论，实际是一个用“知识”与一个用“智慧”的争论，由于两者不在同一层面，所以虽然争得不可开交，但到最后根本无法有共识。

四是传统中医学的现代化需要知识的现代化和智慧的现代化。我们说，古代的知识为现代知识更替相对较易，古代的智慧要变为现代的智慧相对较难，而把知识和智慧密切关联起来，这需要我们作出极大的艰苦努力。当然转化的途径可以有多条，不可能有一个定式。但有一点应该肯定我们讲现代、现代医学，不可能只讲现代知识理论，还必须讲现代智慧学说。从静态看，古代中医学的一些东西可以通过研究和努力整合为现代的知识，如利用中医治病的经验和处方，形成今天的药物去治疗相关的疾病，但这仅仅是静态的表现。今天，关键是如何在治疗疾病和保健上动态地表现智慧？并切实使古代的智慧变为现代的智慧？这是我们在发展中医学、推进中医现代化必须要考虑、研究和回答的重要问题，并需要倾注力量，聚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中医学和现代医学针对的对象都是人，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为了人的生命和健康，因此，可以说，当古代的知识变为现代知识，古代的智慧变为现代智慧的时候，那时实现的将是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的融合，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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